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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书，读杂书，享受阅读过程的思考价值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

称“陕西人艺”）《星空与半棵树》

主创团队10月19日下午走进校

园，分享话剧创作的幕后故事。

为何走“文学剧院”之路

《星空与半棵树》改编自作

家陈彦的同名长篇小说。该剧

以秦岭乡村“半棵树（百年老槐

树）”的命运纠葛为线索，讲述了

以安北斗为代表的基层工作者，

在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博

弈的过程中，为守护乡土自然生

态与人文根脉，捍卫村民生存权

利与尊严的故事。

分享会上，中文系梁燕丽教

授与主创团队对谈，探讨文学经

典如何通过戏剧改编焕发全新

生命力。

陕西人艺院长、一级导演李

宣表示，选择改编《星空与半棵

树》，是“它具有现实主义作品的

力度，特别是其批判性，且非常

适合戏剧化改编。”

为何带领陕西人艺走“文学

剧院”这条路？李宣说：“‘文学

陕军’在艺术领域是一大‘顶流

’；我在中戏导演系求学期间，就

有探索文学改编的想法；陕西人

艺当时作为省级小剧团，亟需借

助文学 IP 的影响力来做大做

强。”

也如梁燕丽教授所说：“《星

空与半棵树》最打动我的，就是

它把重点落在了有个性、有理

想、有思想的小人物身上。”

从小说到舞台

将近 50 万字的小说浓缩为

一场3小时的舞台剧，压缩、提炼

和选择是重大课题。

编剧李宝群和团队耗时三

年，数易其稿，最终选择以温如

风、安北斗、花如屏三个小人物

来构成戏剧最核心的人物关系，

“要找到最主要的冲突，以此来

撬动人物在舞台上的行为”。

演员与角色的灵魂共振

温如风的饰演者王大治分

享，阅读小说时可以有无限的想

象，但当进入排练场排演后，原本

的想象会被打破，进而激发出全新

的想象力。

安北斗的扮演者党剑认为，

安北斗的故事体现了一个理想

主义者在现实中的再次成长。

花如屏有非常独特的性格魅

力，饰演者刘李优优“第一次读剧

本时就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戏剧创作背后的打磨

王大治分享了一个小故事：

“刚排练时，导演就让我们连续

几天站在台上，不用一句台词，

单纯用动作完成整场表演。”

戏剧表演要呈现出原本庞

大的文学世界中最精华的部分，

李宝群将“文学到戏剧的改编过

程”形容成“一场艰苦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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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故事像河流一样在舞台上奔涌让故事像河流一样在舞台上奔涌

走进赵东元的办公室，“造孔

之人”四字书法作品“扑面”而来

——横竖撇捺、挥洒自如，他在介

孔材料领域的半生探索，就这样高

度凝练成简单又不简单的四个字。

到达了高峰的人，看到的风景

与别人总是不同的。高峰之上是

什么？是无限风光？是倦怠？还

是面对永恒星空继续升腾起的全

新追问？

追问——这是赵东元的选择，

他的书架上有大量关于科学史、科

学哲学的书籍。他正在读的是北

宋哲学家邵雍的《渔樵问对》。

如今他自言是个杂家，什么书

都读。

“真正的学习是源于内
在的需求”

他说常常会想：“为什么中国

古代没有诞生近代意义上的自然

科学？”“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有了这些疑问，就会主动找相关的

书来读，不管是北宋理学，还是西

方科学家的传记，都成了探寻答案

的线索。

在《渔樵问对》中，他发现邵雍

对人生哲学、对渔夫和樵夫的对话

写得很深，但对自然没有产生定量

的东西。

他喜欢读科学史或科学哲学，

比如彭加勒（Henri Poincaré）的

《科学与方法》。年轻时的学习多

是为了应付考试，这种灌输式的教

育，让人不过脑、不过心。

但有了几十年的科研实践和

人生阅历之后，再回过头去读这些

经典，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会发

现，那些曾经在实践中模糊感受到

的规律和方法，被哲学家们清晰地

总结了出来。

所以，真正的学习不是强迫

的，而是源于内在的需求。就像他

建议一些搞教学的同事读雅斯贝

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大

学的理念》，带着“大学该是什么

样”“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

去读，就觉得字字珠玑，甚至像看

小说一样过瘾。

他习惯做读书笔记，用荧光笔

划下精彩或受启发的段落，整理成

电子版，再稿读一遍，反复咀嚼，印

象就特别深刻。

因为这是一个加深理解、与作

者进行思想碰撞的过程。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不
断质疑”

阅读有助于人们形成一个更

客观、更谦逊的世界观。

比如我们常说的“阿拉伯数

字”，一读科学史才发现，它其实起

源于印度。再比如勾股定理，其实

古巴比伦就有类似发现，“勾三股

四弦五”是特例，而毕达哥拉斯是

用几何方法给出了普适性证明。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不断质

疑，才能发展。所以，好的科学家

肯定是有批判性的，不批判，就不

可能成为好科学家。

科学的本质就是发展，发展的

动力就源于对现有认知体系的“不

满足”和“质疑”，不然就是停滞。

一个好的科学家会不断寻找现有

理论的边界和不足，试图去突破

它 。 无 论 是 拉 瓦 锡（An-

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推翻

燃素说，还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挑战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都是从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是

一种严谨的、基于逻辑和实证的思

考习惯。

“多读关于思想和方法
的书”

读书不必要书单，每个人的兴

趣和时间都不同。最重要的是，要

带着问题去读，并在阅读中持续思

考。养成思考的习惯，比知识本身

更重要。

我一直认为，好的学生是“悟”

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师傅领进

门，修行在个人。无论是社会科学

还是自然科学，创新的道路都是相

通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想、去

问、去思辨。

我喜欢读科学史是能以史为

鉴，至少理解三件事。

第一，看见科学的脉络。科学

知识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建立在前

人思想的肩膀上。许多伟大的发

现都不是“从0到1”的灵光一现。

比如谈到狭义相对论，就不能不提

彭加勒和洛伦兹（Hendrik An-

toon Lorentz）的奠基性工作。

第二，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

阅读伽利略（Galileo di Vincenzo

Bonaulti de Galilei）、拉瓦锡等科

学巨匠的原始思考，能真切地看到

他们是如何提出问题、设计实验、

进行逻辑论证的。这种方法论的

训练，远比记忆具体的知识点更重

要。

第三，培养批判性思维。科学

的精神内核就是质疑，总要找到现

有理论的边界和不足，才能推动科

学进步。好的科学家必然是优秀

的批判者。

伟大的思想往往是相通的。

在近代以前，所谓的“科学家”大多

是哲学家，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整

体性的。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

只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所以你看

那些大师，比如彭加勒，他既是数

学家，也是物理学家、哲学家，这种

跨领域的视野让他能看到别人看

不到的东西。

创新是非常难的，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都一样。关键在要有能

力去思考，去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

题。而这种能力，很多时候就来自

于广博的知识和跨学科的视野。

人工智能是不可抗拒的浪潮，

要去学习它、顺应它、借助它。AI

可以帮我们处理海量数据，但思想、

方法和思辨的过程是无法替代的。

今天读古希腊哲学，不是为了

遵守两千多年前的教条，而是为了

学习那种思辨的精神。同理，读科

学史，重点是理解科学家们“为什

么会这么想”，这个过程的价值远

超结论本身。

所以，即使在AI时代，我依然

鼓励年轻人多读关于思想和方法

的书。人的智能还需要不断发

展。读书，尤其是读那些能激发思

考的经典，永远是提升自身智慧的

最重要途径。只要我们还在思考，

还在对世界发问，我们作为人类的

主体性就不会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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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元书架一角赵东元书架一角

德文系9月23日下午

举办题为“颜色与形态：歌

德 作 为 自 然 科 学 家 ”

（Farbe und Form: Goethe

als Naturwissenschaftler）的

讲座，本次讲座系外文学

院“国际视野中的人文科

技对话”讲座系列第一场，

特邀柏林自由大学施莱格

尔文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柏林文学研讨会（LCB）主

席，魏玛古典基金会学术

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尤塔·
穆 勒 - 塔 姆 （Jutta

Müller-Tamm）主讲。报

告围绕歌德在自然科学领

域的研究展开，涵盖其色彩理论、

形态学思想及其自然哲学与文学

创作的关联。

穆勒-塔姆从歌德的自然科

学家身份切入，介绍其自然科学研

究的三个阶段。科学观念奠定了

基础，在歌德的诸文学作品当中，

都可找到其形态学方法的痕迹。

这种科学与审美、自然与艺术间的

动态交织亦为当今的跨学科研究

提供了启发。 来源：外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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